
近来，《中途岛之战》正在院

线上演，讲述二战中那场扭转盟

军与轴心国海上军事力量对比

的战役，引起了热议。在中途岛

之战前，盟军为提升士气并报复

日本突袭珍珠港的卑劣行径，于

1942 年 4 月 18 日由杜立特中校

率领 16 架 B-25B 型中型轰炸机

奇袭日本东京、横滨、横须贺、名

古屋、神户和大阪的军事目标。

轰炸完毕后，八号机向北偏

航远飞至苏联境内，而黑暗之

中，其余 15 架轰炸机朝向西南

方的国度飞去———中国。出于保

密的需要，美军在空袭行动前并

没有与中国方面沟通，以至当他

们飞到中国沿海时，机场没能提

供任何导航。其后发生的“中国

大营救”，是二战历史上一次著

名的人道主义救援，写下反法西

斯战争的光辉一笔。

一天之后的 4月 19日，夜幕

降临之后的 18 时，游击队员组织

起一支十几人的担架队，抬着负

伤的机组乘员行进在海边的堤坝

上。在海面上，一艘平底帆船朝着

岸边静悄悄驶来———这就是他们

前往海游县的交通工具。

游击队员抬着担架下了堤

坝，走向海滩。忽然，帆船上传来

一声尖哨。劳逊等美国伤员还没

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连人带担架

一起被扔到了沟中。没等伤口剧

痛的美国伤员们喊出声，已经伏

倒在沟边的游击队员将手指放

在了嘴边，做出了噤声的姿势。

飞行员们立刻把声音咽了回去，

劳逊抑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稍

稍地抬起了头。眼前的景象立即

让他忘掉了伤痛：一艘涂着太阳

旗标识的快艇划破水面，向帆船

快速靠近！

短短的几分钟，劳逊已经汗

如雨下，他后来回忆：“躺在土沟

里的等待近乎于煎熬，这是身体

和思想上的双重拷问。”

这时候，七号轰炸机早已被

发现，日军正在四处搜查美军机

组人员，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不过，帆船上的游击队员神色自

若，日军完全没有察觉这几个老

实巴交的渔民有什么异样。一番

巡查之后，日军的小艇终于驶

去，在夜色中化作了黑点，大家

都松了一口气。

接下来的这一路风平浪静，

七号轰炸机的机组乘员很快被

送到了医疗条件相对较好的临

海县。张开罗网的日军没有想

到，短短六日间，七号机和十五

号机的十位成员都从他们眼皮

底下逃了出去！

临海并不是座安全的城市，

日军离这里只有 20 公里，随时

都可能攻下这座县城。但是伤势

最重的劳逊伤口感染发炎，急需

手术，不可能安全转移。

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历，劳逊

感慨道：“整个中国都向我伸出

了援手”。另一座城市的知名医

生想尽办法来到了临海，珍贵的

手术药品通过秘密途径送到，周

边的村民们还送来了鸡蛋、牛奶

等营养品。劳逊在当地医院完成

了截肢手术，保住一命。

5月 18 日，度过了危险期的

劳逊等人被安排转移。他们的身

体尚未完全复原，当地政府为他

们安排了轿夫。接下来的一路，

被劳逊称为“一个又一个的奇

迹”。每到一个地方，都会有当地

中国人给他们送上食物。在战争

状态下，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很快，他们的交通工具从轿子变

成了 1941 年款的福特轿车，这

在当时的中国是绝对的奢侈品！

对于飞行员来说，有重兵守

护的中国西南大后方是他们唯

一的庇佑地。获救的机组成员们

在中国人民的帮助下，从浙江沿

海开始，一点一点地开始了横穿

半个中国的艰难路途。理论上，

搭乘飞机是最快的途径，但一路

上衢州、丽水、南昌、吉安等各个

机场均无一例外地被日本飞机

空袭破坏。再加上无处不在的日

军战斗机威胁，飞行员们只能通

过陆路秘密转移。

穿越四个省份抵达广西桂

林之后，距离后方近了，形势稍

微好转。6 月 4 日，飞行员们乘

坐中国政府专程派来的运输机

从桂林机场升空，朝大西南腹

地飞去。此时，距离轰炸东京的

4 月 18 日已经过了将近五十

天，劳逊等人是最后一批到达

重庆的机组成员。降落在中国

的 75 名飞行员当中，8 人被日

军俘虏，3 人降落时丧生，其余

64 名全部获救！这么多人从日

军的严密包围下脱险，不能不

说是一个奇迹。

1990年，原美国西北航空公

司副总裁穆恩组织了一支考察团

来到浙江、安徽、江西等地寻找当

年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中国老人，

考察团最终找到了赵小宝老人，

并赠送给她一块刻有 44 名被救

美军飞行员签名的感谢牌。

1992 年，当年营救美军飞行

员的赵小宝等 5 人受美国方面

的邀请，参加了在美国举办的纪

念杜立特轰炸东京五十周年的

庆祝活动。时隔半个世纪，赵小

宝已经从当年的新娘变成了步

履蹒跚的老婆婆，但当年被她和

丈夫救助过的飞行员爱德华·赛

勒却一眼就认出了她，两人紧紧

拥抱在一起。赵小宝老人说：“我

没有什么文化，说不出什么大道

理，但我希望中国人民和美国人

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节选自《点兵堂》、《浙江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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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石浦，是一座并不起眼的海

滨小镇。在石浦镇上有一户普通

人家刚刚办完喜事，丈夫麻良水

和妻子赵小宝过着甜蜜的新婚

生活。

1942 年 4 月 18 日的那个晚

上，天阴沉沉的，石浦镇外突然

传来“轰”的一声巨响。深处战争

环境，赵小宝和她的丈夫麻良水

对声音极为敏感，两人以为日本

飞机又来轰炸了，于是赶紧和乡

亲们跑到山上躲避。大家在山上

等了半天没动静，于是陆续下山

返回家中。赵小宝经过自家猪圈

的时候，发现旁边的乱草堆中有

动静，凑过去仔细一看发现里面

藏着人，赵小宝吓得叫了一声，

连忙躲到丈夫身后。丈夫麻良水

以为是偷猪贼，飞奔进屋提了一

盏马灯和一把鱼叉出来。他用鱼

叉挑起乱草，发现草堆里面藏着

4个金发碧眼、白皮肤大鼻子的

“怪人”。

这 4 位不速之客人站了起

来，其中一个人用手对着天空比

划了半天。麻良水年轻时走南闯

北，有点见识，他认出这几个人

是来自欧美的“洋鬼子”。只见一

个洋人拿出了一张英文世界地

图，用手指指出了美国的位置，

然后画出日本国旗，握紧拳头猛

砸，再画出中华民国国旗，开心

地笑起来，并和中国老百姓们一

一握手。此时赵小宝明白了———

这些人就是帮助中国人打日本

鬼子的“洋人朋友”。

原来，这四个人就是杜立特

空袭日本的第十五号轰炸机的

机组乘员。在飞往中国的过程

中，由于燃料不足，飞机坠毁在

不远处檀头山岛大王宫村的附

近海面。刚才石浦镇镇民听到的

一声巨响，就是飞机坠毁时发出

的声音。机组乘员爬出机舱，拼

命朝岸上游去，方才逃离险境。

逃生过程中，有一人失散。由于

不熟悉当地环境，剩余四人就一

头扎进了赵小宝家的猪圈中躲

藏，最后被年轻的夫妇发现。

对于这些，当时的赵小宝和

麻良水夫妇是并不知晓的，他们

只是本能地意识到对方是来帮

助中国人打日本鬼子的朋友，需

要帮助。赵小宝进了里屋，拿出

了几件父亲和丈夫的衣服，递给

了一名美国人———轰炸机的机

枪手爱德华·赛勒。他虽然不知

道赵小宝说什么，但是从她布满

微笑的脸上知道这是善意的表

示。美国飞行员们放下心来，接

过衣服，每人分了两件，把身上

的湿衣服换下来。为了招待这几

个特殊的客人，赵小宝拿出了几

碟小菜，又从邻居那里借了 4 个

鸡蛋，凑合着做了一顿饭。刚把

饭菜端上桌子，4 名机组乘员便

狼吞虎咽地吃起来。60 多年后，

爱德华·赛勒故地重游，满怀感

叹地说：那顿饭是他一生中吃的

最香的一顿饭！

为了能让这几名客人好好

休息，夫妻两个人将婚床让给 4

名美国飞行员，夫妻两人睡在屋

外为他们放哨。第二天天还没

亮，赵小宝夫妻陪伴着 4 名飞行

员悄悄摸出镇外，找到了十五号

机失散的另一名飞行员。傍晚时

分，赵小宝从村里借来一条船，

掩护飞行员转移，为了掩人耳

目，这几名飞行员换上了渔民的

衣服，用草木灰混着水涂在脸

上，漆黑的夜色中，只能听见吱

呀的划桨声，几名飞行员双手合

十放在胸前默默祈祷。船到了石

浦南田韭菜湾靠岸后，遇上了三

门县（现属于浙江台州市）自卫

队的队员，5 名飞行员被安全送

至三门县海游镇，后又转送临

海。

“太危险了，如果当时被日

本人发现，整个岛上的人都会没

命的，现在想起当时的情形我还

有点心颤。”多年以后，赵小宝回

忆说。象山当时属于日占区，岛

上有日本鬼子的巡逻艇，日本鬼

子经常在檀头山岛烧杀抢掠，无

恶不作。赵小宝老人还说，“分别

时，5 名飞行员紧紧握住了我们

的手不肯松开。”

除了爱德华·赛勒机组之外，

杜利特编队中的第六号轰炸机也

坠毁在象山县爵溪东南的牛门礁

海面上。机上 5名飞行员中 2名

遇难，剩下的 3人随波逐流，直到

黄昏才爬到岸上。精疲力尽的美

国飞行员得到了当地渔民叶阿桂

和邻居葛有法的救助，二人将三

名美国人送至爵溪镇镇长杨世森

家中，杨确定他们的身份后，决定

将他们护送至安全地带，并找来

十余位亲朋好友作掩护。

三个飞行员一副渔民打扮，

混在十几个村民中向小镇的东口

走去。这些善良的中国人却没能

走出镇子。后来由当地政府提交

第六专署的呈文中记载了惨烈的

一幕：“行至白沙湾附近，突遭敌

兵四五十人，蜂拥而来，狭路相

逢，无可避匿，悉数被获。敌军强

迫被虏壮丁排列成行，用机枪扫

射，密弹之下，无一幸免，断头折

臂，横尸向道，伤心惨目，不忍卒

睹。”中国老百姓惨遭杀害，三名

名美国飞行员就这样落入敌手。

与之相比，杜利特编队中的

第七号轰炸机较为幸运，该机迫

降在象山南田岛大沙村的沙滩

上。巨大的冲击力作用下，主副

驾驶劳逊和达文波特直接被甩

出了机舱，劳逊的左膝划出了一

道口子，连骨头都露了出来，达

文波特的胫部被严重割伤，其他

三人的面部、背部、腿部也都血

流不止。

附近的海面上，日军的舰船

正在打开明晃晃的探照灯，四处

巡逻。七号机组的几个重伤员基

本都丧失了行走能力，只好或躺

或坐在沙滩上、听天由命。这时

候，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出

现在他们面前。美国飞行员心头

一惊，也只能放松下来等待命运

的处置。

幸运的是，出现在坠毁轰炸

机周围的是当地的抗日游击队，

队长郑财富曾经在英国船上打

过工，粗通几句英语。他很快弄

清了飞行员的身份，迅速展开救

助。但是，当时海边的村落缺医

少药，飞行员们的伤势无法得到

有效救治。郑财富果断决定，将

伤员送去相邻的海游县救治。

“不速之客” 民间救援

“一个又一个的奇迹”

□杨合龙
第二机组成员到达浙西行署后和救援人员合影

轰炸东京的第十五号机组，右二便为爱德华·赛勒

轰炸东京的第 1号机组，左二是杜立特 晚年的赵小宝，生活

幸福，儿孙满堂


